t01061Q1： 

以做家事為例，有時父母必須三催四請，我們都還心不甘情不願的，不是回答：「等一下嘛！」不然就是說：「為什麼是我？」事後想想，總覺得不太應該，決心下一次一定要大聲說：「好！」可是……每當電視看到一半，最精采的地方時，總是放不下。不看實在太可惜了，正在決定的同時，耳邊又傳來媽媽的吼叫聲，我該如何是好呢？這時，撒旦派小惡魔來，道：「你就假裝一下嘛，地隨便掃掃，碗隨便洗洗不就得了？而且這又不關你的事，唉！乾脆不要做比較簡單一點。」

  相反的，如果有同學邀我翹課去不良場所打電動時，我就會開始心動了，好掙扎呀！這時住在我心中的小天使送上叮嚀：「萬萬不可啊！這樣不但害了你自己，你的夫母也會因此而擔心、傷心喔！」嗯嗯，有道理，就勇敢的去拒絕吧！但是，小惡魔也不甘示弱的說：「不用上課多好啊！又可以打電動打個痛快呢！怎麼可以輕言放棄這個大好機會呢？」唉！我該聽誰的呢？小天使和小惡魔似乎已經大打出手了，我的思緒好亂好亂，終究我選擇了小天使，必經這對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！

   但是我常常聽從小惡魔的話，去做一些我認為微不足道的壞事，像是在草叢裡塞了一個鋁箔包之類的，看起來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但是，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，校園豈不是亂糟糟又髒兮兮嗎？小惡魔叫我做的是還不只是這樣呢！他還讓我的心中產生了一些不良的想法，使我喪失了朋友……，這時想起小天使當時的勸告，好想痛哭一場，但是後悔也來不及了。在家裡我常和姊姊吵架，害的我自己好難過啊！我恨校小惡魔，他使我掉入罪惡的深淵裡，這時辦法只有一個，就是：悔改。我向祈求小天使能幫助我一臂之力，使我改邪歸正，擁有重新站起來的勇氣。

   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好事，小至撿一張紙屑，大至救了一條人命。壞事呢？就算偷了一塊錢，也算。做好是或是壞事，完全是在一念之間，就看當時的決定了，一失手，將誤了大事，使我背上罪名。

我只是一個小學生，好事壞事理所當然的都做過，但是對我有沒有益處呢？我相信，只要我肯下定決心，意志如同百年老樹，札穩根基，裡裡外外，做一個全新的人。這就是我最渴望得到的心靈寶藏。我決定，別再和小惡魔來往，把他請出我的心房，再也不會被混搖觀念了！

做好事其實不是這麼難，只看我們願不願意罷了，學著做好事，不但能清潔我們的心，更能讓人覺得「我長大了」！不是以前那無理取鬧的小女孩了，經過了小天使的矯正，我已領悟其中的道理，進而蛻變成了乖巧懂事的少女。這是我對自己的期望，並非不可能，因為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我渴望受到滋潤，做盡好事，壞事連想都別想。這是需要一步一腳印慢慢來改善的，但願我們都能記住小天使的叮嚀，做個大家共認的乖小孩。

t01061Q2
  就在那一天，我撐著傘走在接上，看到了我那美麗的奇遇，一大片銀白色的雪海襯托著零稀的路人，突然我被我眼前所見到的一切嚇到了，天啊！我嚇得說不出話來，看傻了眼，經過的人都目瞪口呆的看著「他們」，「他們」是誰？明明長得和一般人長人沒麼兩樣，唯一不同的是，「他們」全身雪白，真不知是何方派來的使者啊！

我整理了一下儀容，恭恭敬敬的走向前，想探個究竟，我問：「請問你們是何方神聖？」「他們」緩慢的出手指，指向那一望無際的雪海，咦？這象徵著什麼，我絞盡腦汁用力的想，卻想不出一丁點兒的線索，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了一幅畫面，是什麼？連我自己都沒有印象，現在，我腦中沒有任何鮮豔的顏色，只充滿了黑白。

當我還在用腦時，一隻隻白皙冰冷的手，朝著我伸了過來，「他們」摸著我的頭，大事不妙啦！我感到我的頭髮結冰了，全身開始發軟，就快站不住了，那些充滿陰氣的手好沉重，圍繞著我。我不停的冒冷汗，天啊！我居然站在一個小水挖上，那是我的冷汗累積成的小水挖呢！真令人難以致信，這一切都發生的太突然了，我完全沒有改變這事實的餘地。

我尖叫了出來，啊~~。正當我失去理智的同時，「他們」的領袖在我的身上動了些手腳，使我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，忍受著旁的譏笑。我雖然氣呼呼的，但卻無能為力。剎那間，我倒了下來，「他們」扶起我，以一種尖酸刻薄的口吻說：「我們是雪的傳人。」我終於了解了，我好不容易的說出口：「原…原來…你們是…是雪人。」

「雪人們」大聲尖笑，並道：「小朋友，故事看太多嘍！嘿嘿！雪的傳人是擁有非常大的權柄的！千萬不能小看我們。」「雪的傳人的領袖」突然下令：「全副武裝。」頓時，「雪的傳人們」都蹲下身來，抓了幾把雪，並做成武器和裝備，所有程序花不到十秒鐘，簡直是神速啊！我拍一拍自己的臉，還好，還會感覺痛，還有知覺。「他們」再幹嘛啊？這時，那領袖下令：「發射。」「雪的傳人們」便朝著周圍的建築物和花草樹木開槍掃射，我上前跪在「雪人們」的前面，說實在的，我對我自己的所做所為感到一頭霧水，我在幹麻啊？「雪的傳人的領袖」問我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「我……想請你停止破壞城市，好嗎？」「你說我在破壞城市？」他生氣的說。他說完話之後，一陣沉默……。

一小時後，我打破了這寧靜又尷尬的氣氛，道：「可以放我走嗎？」令我訝異的是，他居然回答：「當然。」他笑了，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？」我問。他溫柔的說「我這麼做其實是為了測驗你到底是怎麼樣的人，才必須裝得很兇，再故意破壞城市，看你到底愛不愛這個城市。你得表現很好，通過考驗了！」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原來是這樣啊！這時我想拍個照留作紀念。說也奇怪，我手上出現了一台真的照相機，我好驚訝！「雪的傳人們」對著我微笑，我把他們拍了下來，並依依不捨得道別。隔天一早，我發現我的枕頭上放著一張照片，哇塞！那居然是「雪的傳人們」的照片呢！這是一場夢嗎？我很懷疑。但這依然是我最美好的回憶。







